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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刚

在济南燕子山小区一座不起眼的老式居民
楼里，住着70多岁的劳模贾广顺。如果走在大街
上，他那朴素的衣着很难让人将他和劳模的身份
联系起来。

贾广顺的家并不宽敞，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十
几年前的台历，有一张印着他获奖时的半身照，
还有一段他自己写的座右铭：“人活在世上，可以
不轰轰烈烈，但不能没有目标；当不了科学家，但
可以做个能工巧匠，真诚做人，用心做事是我的
原则。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改善他们的作业环
境，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和追求。”

如果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初，一位身高一米八的20岁农村小伙，正是典型的
山东汉子形象！贾广顺被招工进入黄台铁矿，从
事掘进运输工作，主要任务便是在井下将矿车推
至井口。在井下推了一年多矿车后，他升到井上，
进入井口运输队，一干就是十多年。

1982年，黄台铁矿停产，工人被并到济钢。那
一年，贾广顺32岁，被重新分配到炼钢炉前，当了
一名炼钢工，这一干就是整整三十年。

炉前工，首要一条就是身体要好，要身高体
壮的。进济钢时的贾广顺，正是三十多岁的壮汉，
有的是体力。刚进厂，被老工人们领到炼钢炉前，
让他们看看炼钢炉长什么样。贾广顺正好被分配
到350立方米的“大炉子”前，有四五十米高，炉火
熊熊，到处冒火冒烟。即便是身高体壮的贾广顺
第一次跟高炉工长上炉顶处理漏斗篷料，腿也打
软，感觉炉子在晃。

“这炉子有炉箅子吗？”贾广顺问最早进厂的
老工人。在他的印象中，咱们家里的炉子烧炭，都
有个炉箅子是吧？结果老师傅们都笑，一看是真
不懂啊。这些老师傅就带着他学。老师傅经验丰
富，手把手地教。

如果没有见过炼钢炉，没有干过炉前工，那
些炼钢的专业术语从他嘴里说出来，大家听得一
头雾水。“甚至有些学过理论知识的，刚到炉前也
是蒙。”贾广顺说着，顺手从餐桌底下提起一个大
暖瓶，比划着当作一座高炉，详细地给我讲解它
的结构、炼钢技巧、故障处理的原理、安全防范技
术要点。

嗨，还别说，这些复杂的专业名词，在他通俗
易懂的解说下，就没那么深奥了。

“在钢铁行业里，炉前工是数得着的最苦、最
累、最脏的活儿。”这句话，在后来和其他钢铁工
人接触时，都会听到；在和济钢的一些领导交谈
时，也得到了印证：干炉前，要身体好，就要像贾
广顺这样的，身体结实，还能吃苦。

怎么个苦法？
炉前的工作环境极其酷热，上千度高温的钢

水近在咫尺，它能不热吗？铁屑溅落脚面烫起水
泡是家常便饭，那时候炉前工的皮鞋损耗得特别
快。一领到新鞋，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上
料输送带，剪一块废旧皮带给鞋轧掌。为了方便，
每个班组都备有修鞋工具，专门用来给鞋底轧
掌。

汗水哗哗地流！工作服是那种老帆布的，汗
渍把衣服都结成硬板了。出完铁回到屋里，工作
服一脱，往地上一放就能立住！炉前工下班第一
件事就是赶紧把工作服洗了晾上，第二天早上再

穿上干活。这就很苦吧？听济钢建厂初期的老师
傅们讲，他们早年的条件更苦——— 最早干这行叫

“沙池子工”，那才叫艰苦。
苦归苦，最关键的还是生产安全。有一次紧

急处理一个炉子的故障，连续熬了三天三夜，贾
广顺也不幸被严重烧伤。说着，他侧过身，指着自
己的耳朵：“看，这就是烧伤的。”果然，这只耳朵
的形状和颜色明显与另一只不同。接着，他挽起
裤管，小腿直至半边腰腹赫然布满斑斑点点的烫
伤疤痕。那火正好冲他过来，幸亏反应快，一扭脸
火就擦耳朵过去了。等跑出操作室，就感觉腿怎
么这么烫，一扒衣裳，泡已经全起来了……

徒弟推着他上医院，看着师父的伤势，徒弟
都不忍直视！

那真钻心地疼啊！在医院住了20来天，厂长去
看望他，说要报工伤。贾广顺摆摆手，说，报什么
工伤？别报了！皮肉之苦，算了算了。

贾广顺是从炉前一步步干起来的，副班长、
炉前技师、后来又干到总技师。

正是对苦和累、对安全有着切肤之痛，干总
技师后，贾广顺就一直琢磨，怎样让岗位工人轻
快点、安全点，工作环境干净点、舒服点。他一直
围绕这三个方面，动心思、搞改革、搞发明。

这其中，最让他自豪的一项，就是通过技术
发明让炉前工永远告别了抡大锤。此前，炉前工
在渣口除渣时，有时渣口打不开，炉前工只能扶
着钎子、抡着大锤敲。他们形象地比喻说，打渣口

“老婆孩子齐上阵”，就是值班工长、正副工长，甚
至炉前的看水工都来帮着打。抡起大锤，“叮当！
叮当！”万一抡偏，一下子就砸腿上砸胳膊上了，
所以真是又危险又累。

怎么想办法改改它？贾广顺就上渣口盯着，
总想把这个技术难题给解决了。最后他从炉上引
来高压风，利用压力冲开渣口。这个解决方案说
起来简单，但当时他们在炉前调试了几天几夜。
当试验成功后，一位干了二十多年、抡了二十多
年大锤的放渣工，向他竖起了大拇指：他们再不
用抡大铁锤了！从那以后炉前工永远丢掉了大
铁锤！那时候他心里高兴啊，比领导表扬都高
兴！

当时有一批新工人是从沂南招来的代培工，
其中有“半路出家”的，不明白操作流程，烧得背
上起麻点子。这还了得！文化程度不高的贾广顺，
经过琢磨，编写了一本小册子：《炉前岗位生产操
作事故案例分析》。他临时把工人的4班倒改为3班
倒，抽出一个班参加岗位轮训，一个班一个班地
培训，给工人讲炉前操作规范。一个工人身后就
是一个家庭，安全责任大于天！所以贾广顺连走
路都改变了习惯，走得稳稳的，随时观察四面八
方的情况。

从32岁正值青壮年，直至62岁退休，从黄台铁
矿到济钢，贾广顺始终坚守炉前岗位，一干就是
整整30年。

“干了30年，自己付出了，也给企业创造了效
益。没白干，给了我这么多荣誉。”

厂里领导说：“老贾是集多种荣誉于一身。”
贾广顺，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炼铁厂高炉

炉前总技师高级技师。先后获得济南市十佳职
工、山东省十佳职工、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
山东省首席技师、山东省劳模、五一劳动奖章、中
华第八届技能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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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荣里

南方的朋友寄来杨梅，仙居的也
有，台州的也有。杨梅个大，超过乒乓
球，小嘴吃不下去。我的嘴大，一口一
个，刚刚好。肉质紧实，大半甜口，夹着
微酸，是炎热夏日里的清凉感觉。这杨
梅，外面长满了软刺，据说，春天里，这
刺扎人，就像一个刺棱小子，长着长着
就圆滑了。现代物流业发达，北方人能
享受到杨梅的鲜气。刚邮到京的杨梅，
伴叶还发着清香，成熟了的杨梅，黑得
像炭火静默。那一层黑，裹着鲜红的果
肉，咬一口，满嘴丝软，超过北方樱桃的
口感，又比西瓜矜持、优雅。热房间里吃
杨梅，也能吃出空调房的味道。杨梅会
调节你的心情，吃在嘴里凉甜。

第一次吃杨梅是在瑞丽勐秀山上。
浙江来的企业家叶总是一个热心农业
种植的人，将浙江的杨梅移栽了来。瑞
丽的水土适合杨梅生长，每年春末夏
初，瑞丽的杨梅会提前上市。我曾经去
叶总的杨梅园里摘过杨梅，那里的海拔
和阳光，适合杨梅无忧无虑地成长。杨
梅的品种多，口感也好。喝过杨梅做的
美酒，软软和和，容易让人进入梦乡。在
瑞丽吃了杨梅，似乎就打开了味觉的大
门。瑞丽的杨梅摘下来就能吃，不用洗，
盖因那里的空气没有污染，虫子少的缘
故。

在仙居，有一棵近二百年的杨梅
树，几经枯衰，重又长出了新枝。据说它
的后代在各地繁衍了一亿多棵。时空、
地域的不同，杨梅会择地而生，接纳阳
光和空气，有了新的味道。在云南，人家
会说是瑞丽的杨梅，不说是浙江的杨
梅。我吃到的云南桑葚，个大肉厚，一
问，是从山东移栽过去的，惊喜中有遗
憾。有人说，中国的杨梅三分之一在浙
江，这话我看不准确，不能单纯从产地
上说，要看是否是那棵母树的子孙，就
像云南的古树茶多过外地一样。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呆过，他吃过云
南昆明的杨梅。云南杨梅好吃，不只在
杨梅的味道，更在于苗族女孩子清脆的
叫卖声和浑圆了天色的穿戴。汪先生的
记录带有文人的真实，想想那个场景，
也想买几颗杨梅尝尝。朱自清算南方
人，他是喜欢吃杨梅的。阴雨中，一壶
酒，半碗杨梅，足以让小画家画很好的
素描。我见过绍兴的一位作家，吃杨梅
就像海边人吃蟹子，幸福的表情，犹如
得到了天下尤物。也有南方人一说杨梅
就皱眉，像北方人厌弃地瓜。我是不厌
弃地瓜的北方人，当然，我也不厌弃杨
梅。

有一年，佛山的一位朋友，开车带
我去珠海吃了生蚝，回来路过中山，到
田野里吃了凤梨。那凤梨是我自己亲手
摘下来的，手感影响味觉，吃起来特别
香甜。仙居人说：到我们果园来采摘杨
梅吃吧！保准让你吃个舒服！从北京去
仙居是有高铁的，说不定哪一天，我还
真会坐上高铁满足一下舌头的味觉。能
亲手采摘杨梅享受，那应该是值得羡慕
的舌头。

北方人要是杨梅购买多了，冰箱里
放不下，可能就会烂掉，如此尤物，扔进
垃圾桶着实可惜。浙江人聪明，会把杨
梅煮熟了封存，也会做成杨梅酒，红的
滋润。我也吃过杨梅干，虽缺了鲜杨梅
的口感，但仍有杨梅的酸口，冬日里嚼
一嚼，会有夏天的感觉。

这些年，日渐喜欢上南方的果实。
那种香榧果，小而坚硬，外形颇似北方
的核桃，咬开外壳，里面是一层黑衣。我
一次要吃一小袋。医生说，不能吃那么
大量的坚果！我几次想改，却改不了，香
榧果实在是太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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